
吉林，是生我养我的故乡热土。走过白山松水，历

经岁月洗礼，沉淀在内心的是归属、安宁、平静，以此凝

望这片无比熟悉、却又未曾仔细端详的面庞，记忆闸门

涌出无数场景，穿越时空映出真爱大美。原来，诗歌并

非一定在远方，景致又何须艳羡他地。咏叹与赞美，韵

脚与荣光，早已融入山水、沁入心脾，蓬勃升腾的文化自

信感召激励吉林人拥抱宏阔时代，续写崭新篇章。

吉林的美流淌在“闯关东”的血脉里

爷爷祖籍山东。1958年，当沉寂的长白林海第一次

响起“顺山倒”的伐木号子，爷爷拖家带口来到了长白山

脚下的建设工地，用汗水拌着土坯垒起一座崭新的森林

小镇，也筑起属于家族的安身之所。那是火红的年代，

冬夏忙碌的汽车、火车将优质林木源源不断输送到大江

南北；那是激昂的年代，“链子机”“爬山虎”“油锯”的轰

鸣声穿透夜空回响在童年的耳畔；那是质朴的年代，街

坊四邻的“地果”、杏李、苞米彼此分享，“咱们工人有力

量”不仅唱在嘴上、更体现在腰杆上。这里有拓荒的激

情，这里有满眼的苍翠。

一个家庭的迁徙反映一个时代的潮流，逐渐改变、

构建、凝聚起一个地域的全新文化内核。发展困局是最

清醒的目标、思想激荡是最无尽的源泉。人们义无反顾

地行动起来，并在艰苦实践中实现一次次的自我教育、

自我解放。无数个漂泊定居的家庭，盘成了吉林的根、

留下了敢于战天斗地的魂。逆境求生，这是世代相传的

基因血脉，怎能割舍、怎敢懈怠？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启

发激活这种渴望成功、无惧失败的文化底蕴，让更多雄

心壮志的草根集聚为英雄辈出的生动局面。

吉林的美萦绕在乡情的眷恋里

年少时从未觉得对那座山沟沟里的小镇有何牵

挂，总是坐在教室里对着连绵矗立的大山暗暗发誓，

一定要考出去，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当终于“争

气”地背起行囊、奔赴理想，却又总会想起原来站在

庭院里就能看到的皑皑长白山顶，想起出门就能摸

鱼戏水的清澈溪流，想起那没过膝盖的积雪、低垂屋

檐的冰溜子，想起随着四季变换父亲下班带回的各

色山珍……异乡求学工作的8年，硬生生把家乡的一

草一木、一山一水想了个遍，跟随着凛冽寒风传来的

火车汽笛度过关山。对家乡的眷恋，不是牵绊而是

召唤；对故土的难舍，不是悠思而是传承。根在哪

里，叶子就要落在哪里；线在哪里，风筝终将回到哪

里。归去来兮，得偿所愿！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家乡水墨、一份永生牵挂的故土

情缘，更何况吉林本就是一个充满人情味、幸福感、包

容心的地方。夜幕下的烟火、对友人的豪放……独特

的环境气质吸引八方来客，呼唤四海宾朋。只要心怀

理想，处处皆可“中流击水”；只要脚踏实地，人人都能

“浪遏飞舟”。人生之路，都跳不出“远看是前行，近看

是归乡”的轮回。无数个去而复返的游子，聚成了吉林

的情、坚定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心。振振君子，归哉归

哉，这是跨越千年的古老传统，怎能决绝、怎敢有负？

今天，我们更加需要张开臂膀、搭好“戏台”，护好赤子

心、奏好锣鼓点，让更多魂牵梦绕的眷恋生发出建设家

园的不竭动力。

吉林的美镌刻在戍守的坚毅里

戍卫祖国北疆十裁，家国情怀融为一体，实为人生

之幸，也得以领略了科尔沁的广袤、松花江的浩荡、老

爷岭的险峻、龙岗山的蜿蜒、鸭绿江的幽深，熟知了一

座座营盘坐落的城镇、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公铁、一个个

挚厚良善的村民。被自己的汗水、泪水甚至血水浸染

的土地，让人无比珍视；用全部的奋斗、付出甚至青春

诠释的坚忍，让人无法忘怀。吉林，恰好承载了一切、

见证了一切。

岗位各有不同，战位一脉相承。一代又一代吉林

人，以不事张扬、坚韧不屈的劲头，战风雪、斗严寒，护黑

土、建良田，扛“红旗”、造“复兴”……也许吉林并不富

贵，但内心一直“高贵”，因为生活的艰辛从未让人们“苟

且”，始终坚持自己相信的那份执着。时代日新月异，冲

击无处不在。在历史的峡江中前行，必将遇到浪花和泡

沫，有涌起也有旋涡，也许恰是吉林这种独有的气定神

闲、不急不躁、岁月静好，方能赢得时代馈赠、构建战略

纵深。无数个饱含深情的父老，凝成了吉林的爱、谱写

了忠贞无畏休戚与共的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这是

生死相依的铮铮誓言，怎能遗忘、怎敢退缩？今天，我们

更加需要调动起“众人划桨开大船”的磅礴伟力，稳扎稳

打、厚积薄发，让更多“似水流年”的平凡书写出改变历

史的精彩绝伦。

吉林的美充盈在振兴的希冀里

天蓝水清田肥，人好物丰景美，恰逢盛世，吉林人

再出发。吉林的美从未如此尽情展露，吉林的美从未

如此百花齐放。面对全面开放的宏伟蓝图，更加需要

解放思想、重塑文化、更新理念，更加需要“拼”的勇气、

“闯”的干劲、“活”的灵气，敞开“扬弃继承、开放包容、

创新搞活”广阔胸襟，扛起“新担当、新突破、新作为”重

大责任。

无数个求真务实的规划，承载了吉林的梦、许下了

吉林全面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的愿。心之所向，皆为前

方，这是面向未来的华美篇章，怎能错过、怎敢虚度？今

天，我们更加需要把幸福美好的希望种子播撒进每个人

的心田，用敢闯的血脉滋养、炽热的眷恋呵护、精诚的负

重托举，让更多“静待花开”的守望凝结成照进现实的幸

福吉祥！

山水情相依山水情相依
厚土根相连厚土根相连

□□崔赫军崔赫军

1

老白城（即今天的白城、松原）人，总习惯地

称脚下这片土地为瀚海，亦称八百里瀚海。一

年夏走大庆，在萨尔图的表哥家里闲聊，大表哥

也自豪地称大庆所处是“八百里瀚海”。于是

乎，这“瀚海”便久久地翻腾我心……

你瀚海，我也瀚海，然这里何曾有海？心存

疑问，便于平日阅读中对它留意起来。某日翻

阅《汉语大词典》，从卷6中见它解释有三：其一

是地名解。“其含义随时代而变。或曰即今呼伦

湖、贝尔湖，或曰即今贝加尔湖，或曰为杭爱山

之音译。唐代是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及其迤西

今准噶尔盆地一带广大地区的泛称。”其二作沙

漠解。泛指内蒙古自治区北部及蒙古国南部的

广大荒漠地区。其中，还引证了唐人陶翰的《出

萧关怀古》，诗中有云：“孤城富瀚海，落日照祁

连。”其三为都护府解。“唐都护府名。贞观中置

瀚海都督府，属安北都护府。龙朔中以燕安都

督府改号瀚海都护府。”简单地说，即是唐朝在

北方设立的政府管理机构，辖今天蒙古人民共

和国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一带。辞书所云明

确，然与所期甚远，其“海”特有所指，于是便心

生“浩浩乎，平沙无垠”的苍凉来……

后来，从典籍阅读中，又获知“瀚海”一词在

古时，也泛指一定水域。在汉代，人们

即把今天的贝加尔湖称作“瀚海”，抑或

北海。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

骠骑列传》中就有：“（霍去病）封狼居胥

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给人印象最

深刻的，当是岑参在《白雪歌送武判官

归京》一诗中的“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

惨淡万里凝”。且不说它抒发了诗人怎

样的感情，可这些却让我跳出了之前的

“瀚海”即是大漠的思维定式，由此知道它也可

做一定规模的水域，可大亦可小，其名在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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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海”一词在我认识上产生飞跃，是上世

纪90年代末的一年夏天。那次，与中科院东北

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专家裘善文老师邂逅于

原新荒乡政府（今安广镇所辖）。相握后，于闲

聊中得知他的课题组还在搞一个名曰“松嫩平

原古大湖”的勘测考察，从专家口中得知了我们

所处的地方，远古时曾是汪洋一片的大湖。

怎样的大湖？问它方圆，问其与我们的嫩

江、洮儿河、霍林河的关系，回答不但有，而且还

相当密切。那么，它又是怎样的大湖呢？一番

追问，裘善文老师看出了我的兴趣。午饭后，他

便借助办公室墙上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用铅笔沿着古大湖的勘测点，勾勒了一个大湖

的边界轮廓。起点始于黑龙江省的林甸、依安

之间的三兴，然后依次经过齐齐哈尔东南的烟

筒屯——镇赉县的坦途镇——白城东——洮南

东——安定——乌兰花——通榆县的瞻榆——

太平川——科左中旗东北——长岭——前郭尔

罗斯——扶余——肇源——安达西，最后又回

到始点的林甸与依安之间的三兴，一个近似的

椭圆形。笔停三兴，他侧目于我，并告诉铅笔所

勾勒的仅仅是古大湖沉积的厚层黏土层范围的

钻点。若包括湖滨，这大湖的实际范围要远远

大于这个分布。问它面积，裘善文老师说：“至

少在五万平方公里，六七万也都是它。”

再问大湖的成因？他便讲起了古大湖的

前世——距今200万年—100万年前的早更新

世时期，今天松辽平原中部是一片巨大的沉降

带。在地质变化的影响下，这片大平原逐渐变

成一片地势低洼的巨大古盆地。那时候，这里

气候温暖湿润，降雨密集而丰沛，每年的降水

多集中在春夏秋三季。雨季虽短，可大量的降

水却汇成一股股涓涓溪流，从四面八方汇集于

此，于是便使这片巨大的盆地形成了烟波浩渺

的大湖，这便是被今天地质专家命名的松嫩平

原古大湖。

为证明它的存在，地质工作者还通过钻探

等手段，在今天大安市的舍力、乾安县的令字

井、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卡拉木、农安

县的伏龙泉等地进行钻探，从中都发现了中更

新世湖相沉积，这些都证明了古大湖的存在。

与裘善文老师相遇后，“松嫩平原古大湖”便荡

漾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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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认知古大湖之前，瀚海当是我心里最

早的占据。可当知道了它的前世，古大湖就一

直走心于我。二者相容，则得益于同为长春地

理所另一个课题组专家们的接触，从他们对古

大湖的解读中，依稀看见“八百里瀚海”的一路

走来……

记得是2002年夏天，因工作关系，我与前

来考察“嫩江古河道”的中科院长春地理所的课

题组专家们有了工作上的交往。一天上午，我

去了课题组专家所住的月亮泡镇岔古敖村，与

村支书谷国财、课题组长孙广友老师一起研究

了那个村饮水问题。饮水的话题没多长时间，

便与村干部达成了共识。接下来的时间，我便

把话题转到了“嫩江古河道”上来。提及这个，

课题组长孙广友老师便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起了

古河道，话题仍旧从“松嫩平原古大湖”切入。

依他所言，古大湖时的原白城地区，便是这

个大湖腹地，古人以“浩瀚”二字来形容。由此，

我便联想起“八百里瀚海”来，问他这“瀚海”是

否就是“松嫩平原古大湖？”他十分有分寸地说：

“应有一定的关系。”如此，感觉“沧海桑田”这个

有着深远意味的成语，便在脚下这片土地有了

印证。至此，专家们所探源的“松嫩平原古大

湖”，便与今天白城、松原、大庆等地人们所乐道

的“八百里瀚海”有了完全的重合。

它如何就沧海桑田了呢？据孙广友老师

讲，这还得益于那时气候，得益于那时的密集降

雨。降雨在源源不断地给古大湖补水的同时，

也将发源地山峦间和沿途的泥沙带到了这里。

大约在距今百万年左右的“中更新世”末，松嫩

平原古大湖地壳出现了缓慢的隆起，地表也不

断地抬升，使得古大湖区陆续出现了陆地。到

了距今约12万年的“晚更新世”，“松嫩平原古

大湖”完全消失，并从中解裂出松花江、嫩江、洮

儿河、霍林河等诸多水系来，各自形成了固定的

河道，这便构成了今天白城、松原及大庆等地所

特有地貌与江河走向。同时，它也框定了我们

的家园——纵横的江河、星罗棋布的湖泊，还有

无尽的沼泽，于是乎这里成了飞鸟的天堂，猛犸

象、披毛犀、大角鹿、野牛等大型古动物的家园

和鱼的世界。再后来呢，这片土地上便响起了

人类追逐动物的脚步声，由此在河畔、山岗处升

腾起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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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海”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始于《史记》

和《汉书》。至于人们为何要在“瀚海”前冠以

“八百里”呢？不但是我，也一直是很

多人心存的疑问。

问询百度，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八百里”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它

做数量词时，通常是对遥远路程的形

容；它做速度时，是专门用来表示紧

急情况下的信件传递——“八百里加

急”。古时信件传输靠驿站，一般每

隔20里有一驿站，一旦传递的公文

上注明“马上飞递”，那就必须按规定以每天

300 里的速度传递。紧急情况下，每天可以

400 里、600 里、800 里速度传递。它做地名

时，“八百里”却是个真实的地名存在，即位于

今浙江临安市东。《新五代史·钱镠传》记载了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国王钱镠奇袭王郢的

故事。说的是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浙西裨

将王郢发动叛乱，石鉴镇的将领董昌招募乡

兵讨伐叛军，上表推荐钱镠为偏将，以攻打王

郢。当时，黄巢起义军已经发展到了数万人，

在浙东一带声势十分浩大，快到临安时，钱镠

以为临安镇兵少而叛军多，用武力很难抵御，

应当出奇兵来阻击他们。于是，挑选几十名

强壮的士兵埋伏山谷，待黄巢的先锋军进入

了伏击圈时，埋伏在这里的弓箭手万箭齐发，

黄巢的先锋军大乱，钱镠借机带领士兵斩杀

了敌军数百人。之后，钱镠便命令紧急撤

离。临行时，他叮嘱路边的老妇人说：“后面

有问我们去处的，就告诉他们‘临安军队驻扎

八百里’。”黄巢大军赶到时，听了老妇人的

话，不知这“八百里”是地名，于是撤退了，临

安得以平安。它做名词时，原指是一种疾驰

的牛。《世说新语·汰侈》载：晋王恺有良牛，名

“八百里驳（bó）”。“八百里”是对其善于奔驰

的“驳”的形容。辛弃疾在《为陈同甫赋壮词

以寄之》词里有“八百里分麾下炙”词句，即特

指这种行如奔驰的牛。它做形容词时，亦形

容面积之大。亦如“八百里秦川”，指的是陕

西北部的渭河冲积平原。而“八百里瀚海”

呢？想来亦应如是。

一番穿越，感觉在“瀚海”前冠以“八百里”，

还是古人钟情于它的宽阔浩大。而今天人们对

它所念兹在兹的，想来除了世事沧桑的转化之

意外，再就是感念它昔日的接纳与孕育、今天的

寄望与承载。此外呢，还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和

人们的文化自信！

哦哦哦哦哦 ，，，，，瀚 海瀚 海瀚 海瀚 海瀚 海
□□周云戈

皮影戏是东北民间的一门艺

术，家乡人叫它“驴皮影”，也叫“耍

影人子”。20世纪50年代，我的家

乡有皮影戏，我小时候看过一次，印象不太深刻。记得在

村子里宽敞的地方搭个棚子，露天演出。在棚子里挂上

一块很大的白色幕布，人们叫它“影窗子”。皮影戏必须

在夜间演出，艺人在幕后操纵影件，影件透过影窗子出现

在幕布上。操作影件的人和唱戏词的人在幕后配合一定

要默契，皮影戏的动作要符合戏词内容。例如《杨家将》

《水浒传》之类的戏：唱戏词的人唱到战马奔腾嘶鸣、将士

在战场上英勇拼杀的场面时，他情绪激昂，面带表情，声

音特别高亢洪亮！这时在幕后操纵影件的人感情也要入

戏，他双手不停地变换着影件的各种姿势，动作迅速。如

果是比较斯文的戏，如《梁祝》《西厢记》之类的戏，唱戏词

的人声音平和舒缓，幕后操纵影件的人动作也比较缓慢。

听老年人说，皮影戏的道具是用驴皮做的。皮子熟

好后，把它裁成大大小小、方方圆圆的形状，然后在皮子

上面画上各种图案：有山水花鸟虫鱼，有手握大刀长矛单

枪匹马的武夫，有峨冠博带的才子，有着古装的美貌佳

人，有文武百官的阵势，有两军对垒的场面……师傅接着

用刻刀在驴皮上精雕细刻，做工精细，人物、植物、动物，

无不刻画得栩栩如生，然后再涂上各种颜色。

制作一套皮影戏道具很不容易，往往要花费几个月

甚至几年的时间。我惊叹皮影戏艺人的聪明智慧，更佩

服他们高超的技艺。

2023年5月10日，我采访了榆树市刘家镇马方村马

方屯农民董占林，今年63岁。他的父亲董继臣，曾经唱

过皮影戏。

董继臣21岁学唱皮影戏。他的师傅姓宋，马方屯

人。新中国成立后，宋师傅组织一个“皮影戏班”，戏班有

六个人：宋师傅、陈国军、陈国文、寇庆先、王占山……前

辈宋师傅是戏班负责人。戏班成员有的唱“青衣”、有的

唱“生”、有的唱“旦”……董继臣唱“黑头”（猛将张飞等人

物的唱腔）。

20世纪50年代，榆树县城里有皮影戏院。农闲时，

宋师傅就带领戏班人员到县城皮影戏院演出。当时这个

戏班很火，经常在家乡一带演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那时，皮影戏有点儿像现代的电影。农闲时，在夜间

演出皮影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那里农村还没有电

灯，演出时用豆油灯，后来用煤油灯，灯里面用棉花条做

捻子，浸在煤油里，露出捻子一端点燃。煤油灯形状像一

个壶，能手提，能挂在墙上或木杆上。

艺人在后台操作影件，可一个人操作或几个人分别

操作。有时一个艺人唱戏词，另一个艺人在他身旁操纵

影件。影件投射到幕布上，观众就看见了。董继臣是唱

“黑头”的，他能一边唱一边操作影件，唱词内容和影件动

作必须是一致的。这可是真功夫！董继臣唱功好，声音洪亮，观众爱听；操纵影件动

作娴熟，从不出错。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皮影戏在农村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宋

师傅这个皮影戏班，六位艺人的唱腔更是榆树乡土韵味，很亲切，所以观众爱听。

皮影戏是民间艺术瑰宝，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我们有责任把它挖

掘出来，记录下来，留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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